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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
重庆小伙骑马从新疆返乡

踏上旅途时，乐晓雲才意识到，自
己最开始做的计划并不十分可行——
他还需要考虑“火锅儿”的伙食问题。
于是这一路上，选择路线就要考虑马
是否有草可吃。

骑着马是不能走高速的，但是可
以走国道。经过城镇时，乐晓雲基本
都选择从外围绕过去，尽量不穿过人
流密集区。“只有一个县城，当时只能
从城里穿过去，我就骑着马慢慢走，然
后被交警拦下来。”乐晓雲感觉交警也
有点发蒙，可能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他要我下来牵着马走，我解释，这马
要是真的惊了，我骑着能控制住，牵着
可就不一定了。”后来，警车慢慢跟在
他和“火锅儿”后面，目送他们出了城。

交通并没有太大障碍，但扎营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乐晓雲扳着手指数
了一下，在路上的近 200天里，自己至
少住了 150天帐篷，除了偶尔运气好
遇到可以拴马的旅馆，或者遇到好心
人收留他一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帐
篷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去年 7月出发时还是夏天，一路
走到秋天、冬天，气温越来越低，睡帐
篷也越来越难熬。去年 11月，乐晓雲
到达临夏。早上起来的时候帐篷打
霜，都没办法收起来，一分钟时间手就
能冻僵。他只有把整个帐篷都搭马背
上，边走边晒。茫茫黄土高原，一人一
马一直上坡，太阳慢慢升起来，帐篷上
的冰化成水，哗啦啦地往下流。

从新疆到重庆，大约 4400公里，截至 1月 21日，重庆奉节县人乐晓雲

已经骑马走了半年零 21天。现在，他距离家乡还有大约 130公里，按计

划，在过年前，他能赶回家和家人团聚。以霍尔果斯为起点，途经昭苏，经

由独库公路北段翻天山，乐晓雲骑着自己亲手挑选的菊花青马“火锅儿”，

走过嘉峪关，穿越河西走廊，在祁连山上度过了自己 29岁的生日，最终由

秦岭入川渝，即将完成这趟漫长的旅行。

这是一场酝酿了一年的旅途，乐晓雲说，除了磨炼一下意志，他也想

在路上思考一下人生。 ■据《新京报》

一人一马萍水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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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越来越冷，走到祁连山，已经是
一片白茫茫。乐晓雲在祁连山上度过
了自己的 29 岁生日，冻得发抖的时
候，妈妈打来电话，内容还是各种琐碎
家里事。她不知道儿子此时正在一座
1600公里外的大山上，牵着一匹马，
慢慢地往家走，还要 4个月，才能回到
重庆。

出发前，乐晓雲注册了一个短视
频号。因为无聊，也没人说话，他偶尔
会开个直播。最开始粉丝只有一二十
人，还有一部分是认识的朋友。每天
直播 1-2小时，他只想分享一下新疆
风景。进入甘肃后，直播突然火了起
来，涌入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去年
12月初，乐晓雲到达陇南市武都区，开
始有人看了直播后专门去路上“围追
堵截”他。随着他距离家乡越来越近，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骑马回重庆的
年轻人。有人会打出租车上山给他送
打火机和食物，临走扔下一句“你要照
顾好你自己”。乐晓雲觉得感动，他从
这样简单的话里，体会到一种“轻描淡
写的关心”，像是回到了家。

去年 12月 30日，乐晓雲粉丝有了
一万多人，他已经进入重庆境内。

8岁的“火锅儿”正值壮年，有自己
的脾气，时常让乐晓雲头疼，在人和马

最初的磨合期，他们也没有少磕磕绊
绊。在草原上遇到母马，“火锅儿”会
不管不顾追过去，一跑几公里，乐晓雲
吭哧吭哧去追，对于这个毫无骑马经
验的主人，高冷的菊花青马也常常不
怎么愿意低头。

但时间和路途改变一切，陪伴让
他们彼此熟悉。现在，钉马掌的时候

“火锅儿”会撒娇，把 800斤的身躯靠
在乐晓雲身上，大脑袋放在他肩膀上，
蹭一蹭。在马场里，乐晓雲一个呼哨，

“火锅儿”就会颠颠儿地跑来，呼哧呼
哧，摇头甩尾。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乐晓雲的直播
间，有人质疑作秀，也有人说他骑马走
了几千公里，虐待动物，但他不屑于解
释。“马有千里之志，非骑而不能自
往。”他觉得“火锅儿”和他是彼此成全
的关系，“我们是伙伴，彼此熟悉、互相
信任。我们不是主人和宠物，它就像
我的孩子一样，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他琢磨着回去以后，要在重庆郊
区找个房子，“再破再旧都无所谓”，只
要周边能有地让“火锅儿”偶尔跑一跑
撒撒欢就行。“它活多久，我养它多
久。”乐晓雲做好了心理准备，他和他
的菊花青马，萍水相逢的缘分，将成为
某种相依为命的羁绊。

促使乐晓雲下定决心要去买匹马
骑回家的直接原因，是妈妈催婚。

他已经 28岁，大学毕业后上过几
天班，但很快就辞了。因为觉得日复
一日的生活太无聊，后来他卖水果，
养鱼。2018年开始，他和朋友找了个
海拔 2700米的山泉，扔了些鲫鱼鲳鱼
的鱼苗，“靠天长。”他这生意做得看
起来潦草又随性，但是很符合他的性
格，“我就是受不了拘束，而且也没什
么耐心。”

2020年，他去新疆玩了一圈，心
里朦胧生出一个想法——买匹马从新
疆骑回家。这个想法有点过分天马
行空，在他心里绕了很久，也没下定
决心实施。直到 2021年 4月底的一
天，妈妈又开始催他找女朋友。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不去，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一
辈子后悔。”揣上 5万多元积蓄，乐晓
雲坐上了去伊宁的火车。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
有德。”汉朝时的西极，就是现在的昭
苏。昭苏马被称作“天马”，昭苏，也
被叫做天马之乡。

乐晓雲从伊宁坐车到昭苏买马，
买什么马，他也做好了功课。“菊花
青，只能是菊花青。”原因很简单，菊
花青马好看。

遇到“火锅儿”，对乐晓雲来说，
是一见钟情的缘分。那是在新源县
一个巴扎（维吾尔语，指集市）上，这
匹菊花青马刚钉了马掌，被主人骑着
溜达。在巴扎上闲逛的乐晓雲心想，
就是它了，软磨硬泡，把这匹马买了
下来。去年 5月 23日到 6月 29日，乐

晓雲看了有上千匹马，最终花费远超
自己预期的价格，买下了要一起走天
涯的同伴，取名“火锅儿”。

去年 6月 29日“火锅儿”到手，6
月 30日，乐晓雲花了一晚上时间，兴
致勃勃地自己买羊皮画了个中国地
图，寻思着每到一个地方，就盖一个
邮戳，走回重庆后，这一路的路线上，
就能完全“打卡”。

做好地图，一人一马就上路了。
帐篷是朋友送的，他自己买了个

帐篷灯、一顶只露出眼睛的帽子、各
种衣服裤子七八件……睡袋他买了个
棉的，后来发现上了山就完全不够
用，“跟没有盖一样”；蓝牙小音箱背
了几乎一路，一次没用过；最有用的
是 300瓦的户外电源和 40000毫安的
充电宝，以及一只户外防水手电筒。
零零碎碎的东西拢在一起，装了两个
大编织袋。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搭帐篷，根
本就没撑起来。”毫无搭帐篷经验的
乐晓雲发现自己小看了露营这件事，
折腾半天后，在黑漆漆的夜里把帐篷
铺在地上当了个毯子，睡了一夜，第
二天一起来，他第一件要紧事，就是
找人学习搭帐篷。

作为一个只看颜值买马、帐篷都
不会搭的小白，乐晓雲说自己能走完
这 4400公里的漫漫长路，一路上仰赖
了很多人的帮助。他有一个小本本，
上面每一页都写着人名。有的留下
了签名的日期，有的留下了电话——
这都是在途中帮助过他的人。一页
页翻过去，有数十人之多，还有很多
人，没有在这上面留下名字。

逐水草而行

时间和路途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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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日，乐晓雲已经进入重庆境内，他的地图盖满了邮戳，小
本上的人名也密密麻麻。

乐晓雲骑着“火锅儿”在路上。


